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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诊断标准及人格风险因素等传统心理学领域， 而对其与认知功能关系

的探索却相对缺乏。 执行功能损伤是网络成瘾最重要的认知功能障碍。 本文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上，综述

了网络成瘾执行功能研究的主要实验范式；网络成瘾脑机制；网络成瘾与抑制、注意、决策等认知执行功能关系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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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addiction has become a worldwild serious problem due to the overuse or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internet. Most of present studies on internet addiction focus on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such as assessment crite-
ria, and risk factors of personality. However, limited researches are availab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ts cognitive function. Execu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gnitive disorder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some main experimental paradigms of executive function on research of internet addiction, its brai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latest findings about cognitive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on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es, such as
inhibion, attention an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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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在实现某一特定目标
时将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灵活优化地整合操作的功能，它是

一项重要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1]。 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
PFC）一直被认为是执行功能的关键神经结构，然而也有观

点 [2，3]倾向于认为执行功能是系统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单一的

神经结构。

网络成瘾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新兴的一

种成瘾行为， 该问题已在许多国家出现并呈日趋严重之势。

以往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心理学层面，而对其

执行功能、认知损伤及脑机制等神经心理学方面的探索还相

对缺乏，因此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1 网络成瘾执行功能研究的主要实验范式

Zelazo 等 [4]将执行功能分为两类：“冷”（cool）执行功能和
“热”（hot） 执行功能。 前者与背外侧前额皮质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相联系，由相对抽象的、去情景化

的问题而引发；后者与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相联系，以情感卷入为特点，需要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

活评价。

1．1 网络成瘾“冷”执行功能的研究范式
考察网络成瘾者反应抑制和控制能力，常采用反应/不反

应任务(Go/NoGo task)和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研究

网络成瘾者选择性注意、注意偏向和抑制控制的执行加工能

力,常采用 Stroop 测验或 Stroop 测验在成瘾领域的变式，以及

点探测任务(Dot-probe task)。 考察网络成瘾者的认知灵活性

（定势转移能力）时,则可使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 (WCST)
和连线测验(Trail making test)。此外，N-back 范式可用于检测

执行监控和工作记忆；河内塔 (TOH)任务可用来考察问题解

决和计划能力。

1．2 网络成瘾“热”执行功能的研究范式
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bling Task，IGT）最早被用来

测量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的决策能力 [5]，它模拟真实生活

中的决策场景，考察在伴有高惩罚的高奖赏和伴有低惩罚的

低奖赏之间选择的能力。 与 IGT 类似的，可用于研究网络成
瘾 “热” 执行功能的范式还包括剑桥赌博任务 （Cambridge
Gambling Task，CGT）、 骰子博弈测试 （Game of Dice Task，
GDT）、 罗杰斯决策任务 （Rogers Decision-Making Task，
RDMT）等。

2 当前网络成瘾执行功能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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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络成瘾与抑制
研究者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行为冲动障碍，或者至少

与冲动控制障碍相关 [6]，即成瘾者的抑制（inhibition）功能，尤
其是对优势反应抑制 （Prepotent Response Inhibition）的能力
受到损伤。 Cao 等 [7]使用 Barratt 冲动量表（Barratt Impulsive-
ness Scale，BIS） 显示网络成瘾者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与网络成瘾量表得分显著正相关。 苏少兵等 [8]使用停止信号

任务考察网络成瘾者的抑制功能，发现成瘾程度越深，反应

速度越快，而反应错误率也越高，说明成瘾者的行为抑制能

力受到了损伤。 Decker 等[9]采用 Go/NoGo 任务发现，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成瘾玩家（World of Warcraft
players，WWP）在该任务中的反应时更快，而错误反应率也更
高，表现出了更多的去抑制(disinhibition)效应。 然而，Sun 等[10]

使用 Go/NoGo 任务发现网络成瘾者在要求抑制的 no-go 情
况下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成瘾者的行为抑制能

力不仅没有损伤反而有促进。 对该结果的解释是，被试可能

得益于某些电脑游戏的经历， 游戏给予他们更多的训练，从

而帮助他们提高了对优势反应的抑制能力。

此外，张传柱[11]按照抑制是否需要意志的参与，将其分为

有意抑制和无意抑制，分别采用 Stroop 任务和负启动实验范
式考察网络成瘾者。 结果表明，对照组的有意抑制能力强于

成瘾组，而在无意抑制方面，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2.2 网络成瘾与注意
罗庆华等 [12]采用 Stroop 任务考察网络成瘾者发现，成瘾

组在彩色文字阅读任务(Stroop-c)中的正确数、完成时间以及
彩色文字的色彩阅读任务(Stroop-cw)中的正确数均较非成瘾
组差，差异具有显著性。 说明与对照组相比，成瘾者的选择性

注意及抑制抗干扰能力受到了损伤。 以往对酒精等其他成瘾

行为的研究显示，成瘾者对与成瘾相关的刺激表现出注意偏

向 [13，14]，如 Cox 等采用 Stroop 任务研究酒线索对不同程度饮
酒者认知加工的影响，与控制线索相比，严重饮酒者在面对
酒线索时反应时间显著变慢，说明对与酒相关的刺激表现出
明显的注意偏向。张智君等[15]采用点探测任务发现，与对照组

相比，网络游戏成瘾者对出现在游戏图片位置同侧的探测点

的反应比出现在对侧位置的反应快， 表现出显著的注意偏

向。 Decker 等 [9]分别采用普通英文词汇和《魔兽世界》专有术

语两个版本的 Go/NoGo 任务对比发现，网络游戏《魔兽世界》
成瘾玩家在后一个版本中辨别目标和干扰反应的成绩更好，

说明他们对《魔兽世界》专有术语表现出了明显的注意偏向。

基于图式的成瘾理论 (Schema—based theories of addiction)和
内隐认知理论（implicit cognition）认为 [16，17]，成瘾是一种自发

无意识的、无法控制的、难以中断的潜在认知行为。 网络成瘾

者更能注意到与网络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形成图

式，而储存在大脑中的这种图式又会在相关刺激的作用下被

激活，进一步影响成瘾者对网络相关信息的注意。 而且这种

认知加工过程会越来越趋于自动化，导致注意力愈发难以避

开这些刺激的干扰。

也有研究表明 [18]，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
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网络成瘾最常见的共病之一，成

人网络成瘾者 ADHD 的患病率为 43.93%， 且注意障碍症状

与网络成瘾的相关性最大。

2.3 网络成瘾与决策
决策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一是评估选项的效用并做

出选择；二是执行第一阶段的选择,在此过程中需要完成一系
列与执行功能有关的加工；三是体验决策的结果。 前额叶、扣

带回、眶额叶等脑区不仅与执行功能有关，也影响着决策行

为的各个阶段。 以往对阿片依赖等的研究也表明，决策与执

行功能之间存在相关 [20]。

决策功能损伤是物质依赖、病理性赌博及脑损伤等多种

疾病的共同表现[21，22]。 Sun 等[10]使用 IGT 考察网络成瘾者的决

策行为发现，成瘾者的成绩低于正常对照组，且改善选牌策

略的学习速度也明显慢于对照组。 Pawlikowski 等[23]使用 GDT
考察《魔兽世界》游戏成瘾者发现，与非成瘾组相比，成瘾者

在该任务中的净得分更低、风险选择更多，且网络成瘾量表

得分越高，在该任务中的表现越差。 网络成瘾者不断寻求网

络所带来的短期享受和满足，这种对长远利益的忽视反映了

决策能力的低下。

而在梁三才等 [24]的 IGT 和 RDMT 任务中，网络成瘾者的
成绩与正常被试无差异， 且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冒险倾向。

在 Ko 等 [25]的 IGT 研究中，网络成瘾组在后 40 张牌中做出了
更多有利的选择，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好于正常被试。 然而

作者也指出，成瘾者在赌博实验中的好成绩并不能推广到现

实世界中。 他们可能更多地依赖躯体情绪标记信号（如心率、

血压、腺体分泌等），而不是理性的推理来做决定，而这正导

致了他们忽略沉迷网络所带来的负性后果。 赌博任务所带来

的奖惩是及时的、短暂的，而网络成瘾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却是延迟的、长远的。

2.4 网络成瘾执行功能的脑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额叶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前额皮质不

仅是冲动控制的关键脑区，也与欣快感有关，而这些都是导

致成瘾行为的重要原因。 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
tentia，ERP)研究中，Dong 等 [6，26]分别采用了 Go/NoGo 任务和
Stroop 色词任务。在 Go/NoGo 任务中，网络成瘾组在 no-go 情
况下 N2 成分的波幅显著低于对照组，P3 成分波幅显著高于
对照组，且 P3 成分的峰值潜伏期明显延长。 该结果表明成瘾
组冲突监控和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认知加工的

效率也低于对照组。 在 Stroop 任务中，网络成瘾组在色字不
一致的情况下内侧额叶负波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MFN，
又称 N4）的波幅显著低于对照组，且 MFN 波幅的绝对值与网
络成瘾量表得分以及反应时均呈负相关。 说明成瘾程度越

重，在干扰情况下的冲突监控和执行控制能力越差，无法有

效地抑制大脑的激活。曹枫林[27]采用 GoStop 冲动控制任务刺
激下的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fMRI)研究显示，对照组激活部位主要集中在额叶、边缘
叶,而网络成瘾组激活部位比较分散，除额叶、边缘叶激活区
域大于对照组外，还可见其他多处区域被广泛激活，如顶叶、

小脑前叶、丘脑、中脑、豆状核、壳核等。 说明成瘾者额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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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低下，由于脑存在代偿机制，需要激活更多的脑区才能

维持功能的正常。 而 Zhou 等 [28]基于体素形态测定法 (voxel-
based morphometry，VBM)，使用高分辨 T1 加权磁共振扫描分
析网络成瘾青少年大脑灰质密度(gray matter density，GMD)的
改变，与对照组相比，成瘾组左侧前扣带回、左侧后扣带回、

左岛叶及左舌回灰质密度减低。

3 小 结

综上所述，认知执行功能损伤及脑机制的研究已成为近

年来网络成瘾认知神经心理学领域的热点和趋势。 然而，网

络成瘾者在抑制、注意及决策等方面的损伤究竟是因还是果

以及不同类型网络成瘾者之间的认知执行功能是否存在差

异等仍有待于研究考证。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不仅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还能为临床干预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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